
喜上加喜红双喜
陈钰鹏

    稀奇稀奇真稀奇，不用墨来不用笔。
巧手剪就红双喜，从此结发为夫妻。双
喜，写成囍字，囍字是中华民族用来祝愿
人生、社会、爱情、繁衍、幸福……的美好
祝愿字，体现了汉民族的家庭、婚姻、父
母、兄弟、亲朋、好友对结婚这一喜庆的
殷切期望。
在“特殊字符”栏中，找到了这个

“囍”字。
以前男女结为夫妻，婚礼中要用到

很多很多大红色的囍字，婚礼大堂中央
自不必说，要挂或贴一个又大又红的囍
字，那个时候多用剪
刀剪成，好让姐妹们
有点事情做，顺便也
露一下身手。女方送
来的嫁妆几乎件件都
附有一个“囍”字，久而久之，人们也许下
意识地把“囍”字当成了符号使。连笔都
不用动，当然就不必像我那样担心输入
法里有没有了（后来我居然在“微软拼音
新体验输入风格”中也找到了“囍”字）。
词典里该不该收囍字，我说了也不算；也
许，最新版的词典会收的。

那么，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囍”字
呢，没有正传记载。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据说这个字因宋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
想家王安石而生。那年，年方二十出头的
王安石去赶考，路过马家镇，正好碰上马
员外通过走马灯在征联。只见走马灯上亮

闪着“走马灯，灯马走，
灯熄马停步”的上联，王
安石见后大加赞扬曰：
“好联，好联，好个上
联！”员外听罢赶紧走
出家门，想叫住这位过路客人，谁知王
安石已经走远了。员外好生懊恼。
次日，王安石在考场发挥自如，交了

头卷。主考官有心想当场试试王安石的
即兴才智，便指着考场前的飞虎旗曰：“飞
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王安石信口
对曰：“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主

考官连连点头。
话说王安石试

毕返家，再次路过马
家镇，马员外一心候
着这位书生，请他说

出走马灯的下联。王安石不假思索道：
“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员外大
夸王安石才思敏捷，品貌双全，遂将女儿
许配与他，并主张近日在马府完婚。新婚
夫妇拜天地之日，忽闻有地方官府报子
寻来，报曰：“王大人金榜题名，请赴琼林
宴。”此时王安石踌躇满志，挥笔大书红
双“喜”字贴于马员外门上，意谓喜上加
喜，并吟句道：“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
虎结丝萝。”从此，“囍”字便诞生而成为
喜结良缘的大吉大利之词，乖巧的人们
往往会再找一个由头，凑成名副其实的
喜上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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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与我
朱泠子

    母亲来北京看我，商
量着去什么地方玩。
我从未料到自己能考

入北京的大学，更没料到
自己轻而易举就拥有了这
座城市的所有资源。历史
的、人文的、社会资源的，
统统都在我怀里揽着了。
从前只在课本里念着的地
坛，也就十几分钟的地铁
路程，便在眼前了。若说北
京的大公园，有名气的风
水佳的历史底蕴深厚的，
那可多得数不清，我偏偏
选择了地坛，为何？史铁生
写过一篇散文《我与地
坛》，我为他笔下的地坛慕
名而来。
地坛就坐落在东城区

内路边的一块地上，身边
就是些商场与大楼，与宽
宽的马路相映，朱红色的
墙面很是显眼。公园是要
门票的，两元一张，甚是便
宜。我与母亲手挽着便踏

入了大门。我知道我要看
到的是怎样的一个地坛。
所以当我第一眼见到门槛
内的它，就深深地明白了，
并且比以往的任何一次想
象、任何一次感知都要更
加明了与清晰。

它是孤独的，像一个
年过百岁的老人，发出着
幽幽的叹息。空气里带着
丝丝的凉意，让人觉得气
氛萧瑟。而地坛并不是荒
芜的，古树都是格外高大
苍郁，野草生长得恣意妄
为，拔地而起到小腿部。柿
树上结满了果子。银杏叶
黄了，在枝头摇曳着，又铺
了一整条金色的路。

地坛的道路很是宽
广，并排约莫可同行四五

人。可并无什么人是并排
走着的。园里大多是些老
人，三三两两地踱着步子
散步，偶有谈话，也小而低
声。也有的老人，已经衰老
得不能自行走动，由自己
的老伴和子女推着轮椅
走。厚厚的呢帽已经盖上
了他们的面庞，深色的外
套将他们的身躯锢在轮椅
里。那一瞬间的瞥见，让我
猛地想到了那个年纪轻轻
就下身瘫痪，瘫坐在轮椅
上的史铁生。多少年前，这
座公园开始存在，为着它
不知所终的未来而存在。
失意绝望的史铁生闯入了
这座公园，思索存在的意
义。多少年后，我作为一个
好奇而胆小的年轻人，走
进了这座公园，为着也想
参与到这苦思冥想生与死
的对论中去。
历史与现实，总是有

着惊人的相似。而人生与
景色，不也是鲜亮与昏暗
相对应？有光辉一刻，譬如
地坛春季万物生发的蓬
勃；有没落一时，譬如霜雪
纷至的凄凉与荒芜。人有
春风得意，也有失魂落魄；
有年少轻狂，也就有年老
体衰。所谓一生就是一场
与世事的斗争，一场与命
运的决斗。史铁生的故事
激励了我们许多人。
秋天的地坛没有那么

貌美，凉意席卷遍身。我挽
住母亲的臂膀用上了力，

使自己能够紧紧地挨着
她。我身体健全，没有郁郁
的情绪，疼爱我的母亲就
紧靠着我。握住她手的时
候，我可以摸到她手掌的
条条纹路。她没有什么可
担心的，因为我是一个懂
事又爱她的孩子。她只是
感叹，一个还在发着呓语
的小肉团子，怎么就飞到
首都来了，离她这么远了，
要是隔壁多好啊。她也同
样经历过那些空落的白天
后的黑夜，那些不眠的黑
夜后的白天。她在焦急的
心田里打转转，怕我走不

出那些缠绕着蜘蛛网的洞
穴。我告诉她，史铁生瘫痪
那会儿，天天都会来地坛
散心，可就是尽让他的母亲
操心，整日整夜坐立不安。
她说，天下的母亲都一个
样，谁不偏爱自己的孩子。

过几天，母亲回家去
了。分别之时我忍不住泪
目，拥住她说着一些小孩
子才说的胡话，母亲也湿
了眼眶。她天生多泪，为我
更是多。唯一有趣的是，她
说她回去会好好读读《我与
地坛》的，女儿带她去游的公
园，怎么能游过就算了呢。

涂鸦之美
王妙瑞

    涂鸦是在纸上乱画的意
思。唐代诗人卢仝有诗：忽来案
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以
形容其子拿笔乱涂的现象。不
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涂鸦从纸
上走向了墙上，真让人有一种
“忽来”之感，涂鸦墙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我喜

欢在绿荫和月光下看涂鸦墙，
那是一种别样的街头艺术享
受。连豫园这样著名的地方，也
有一条长 200米的“上海 Fan－

tasy”的涂鸦墙，画有一大会
址、外滩建筑群、静安寺和九曲
桥、湖心亭、南翔小笼等特色景
观，游人放慢脚步欣赏，可知民
间艺术有魅力。像刘海粟美术

馆珍藏名家画作之地，竟有人
班门弄斧，在其馆后建有长达
300米的涂鸦墙，足见涂鸦并
非乱涂之作。离我家不远的兰
溪路一所学校的围墙上，近 20

幅钢笔画飘逸灵动，反映了当
地 70年来的主要地标建筑的
巨大变化，包括学校、医院、商
场、饭店、少年宫、电影院等等，
人称墙上“连环画”。这条路建
有新中国第一村曹杨新村，世界
各地的老外常来参观，涂鸦墙是
一幅人见人爱的超级游览图。
涂鸦墙凝聚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2年前骑车经过
长宁区昭化东路，有个老小区
的围墙破旧不堪。社区居民自
己动手涂鸦，建“艺术围墙”，描
绘了小桥流水、绿树青草和老
少同乐的生活场景等。有一条

短弄堂，几栋老房子保护完好，
就是缺少绿化有点遗憾。好在
弄堂尽头有堵围墙，丹青高手
涂鸦成一片绿地，画得逼真且
有纵深感，让人不由发出“此处
无绿胜有绿”的感慨。今年是苏
州河岸线贯通之年，我曾经在

上海印钞厂对面的 175 弄住
过，如今该厂围墙退让 5米距
离，辟为河岸步行通道，生动活
泼的手绘元素在 21公里长的
普陀段防汛墙上可见。回到住
过 10年的大杨浦参加微信贷
资金群活动，顺道去新华医院
新建的儿科综合楼看涂鸦墙，

从 B3?到 18?的楼梯通道，
彩绘面积超过 2000平方米。雪
白墙壁上描绘出一个七彩斑斓
的童话世界，有大海、鱼儿、沙
滩、海星和贝壳，还有大森林里
荡秋千的小猴子等各式卡通形
象。见到如此“神秘乐园”，患病
的孩子自然心生快乐之感。这
些画由 100 余名小朋友在家
长、志愿者和美术老师的陪伴
下亲手所绘。看来爱美的“种
子”已经在下一代的心里发芽。

蝴蝶效应在涂鸦墙上生
发，出现了“涂鸦门、涂鸦地”，
因为美是永远的时尚。梅岭北
路街面一扇苍白色的卷帘门，
画了一幅风景油画，蓝色的湖
泊、盛开的鲜花，还有塔楼，非
常好看。突然哗啦啦地一声响，
卷帘门拉上了，这不是垃圾压

缩站吗？经过杏山路垃圾压缩站，
卷帘门也有画。垃圾分类是新风
尚，用画来赞美，涂鸦得太到位
了。兄弟住在彭浦新村，我走进小
区，路面上画了荷塘月色，最抢眼
的是一轮“明月”，巧妙地利用窨
井盖画出了又大又圆的“月亮”，
独居匠心的创意，使环境一改往
日的呆板，宜居除了天蓝地绿水
清，添点诗情画意多好。

涂鸦之美，让人喜欢。从田子
坊洋溢着上海与法国艺术家的涂
鸦画混搭风中，我走进曾经工作
过多年的外滩源，在“越夜越精
彩”的夜市里，巧遇 12辆欧美街
头艺术涂鸦旅游车，让我见识了
另一种涂鸦方式的流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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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壮飞是我党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与李克农、
胡底并称为“龙潭三杰”。日前我应邀去贵州遵义考察，
并率钱氏宗亲去钱壮飞烈士墓园祭拜，参观了钱壮飞
烈士事迹陈列室。

钱壮飞之墓位于金沙县后山镇的一个小山坡上，
我们拾阶而上，“钱壮飞烈士永垂不朽”几个金色隶书
大字跃入眼帘。花岗石砌成的圆形大墓、石雕的护栏，
都是新建的。墓四周苍翠松柏环绕，庄严肃穆。

钱壮飞是个传奇人物，189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一
个商人家庭。读书时，文坛大家钱玄同是他的国文老
师，沈尹默与他同学。因才华出众，受到国民党特务头
子徐恩曾的赏识。1929年底，钱壮飞受中共中央特科
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最高特务机关，任机要秘
书，为中共获取了大量重要政治、军事情报。1931年顾
顺章叛变，钱壮飞以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在关键时刻力
挽狂澜，将一场扑向党中央的腥风血雨化为乌有。

当钱壮飞的身份暴露后，周恩来让他去中央苏区，
后任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遵义会议后任
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
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评
价之高，让人赞叹。

在长征路上，钱壮飞究竟是如何牺
牲的，一直众说纷纭。有三种说法：一、空
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
接到延安，告之钱壮飞早已牺牲的情况。
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周恩来和邓妈
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
时遭敌人袭击，展开激烈战斗。等国民党
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
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
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 1935

年 ３月 29日，他只有 40岁。’”二、行军
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三、长征途中遭土
匪绑票后杀害。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的
情况，成为谜团。

陪同考察的敖国华先生说道：1935
年 4月 1日，主力红军南渡乌江，国民党空军五架轰炸
机轮番轰炸，到达息烽流长集合时，突然发现钱壮飞失
踪了。听闻此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即与总政副主任
李富春、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干部团团长陈赓等商
议，指示红五军团设法寻找，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
毅，立即带了一支保卫部队，返回乌江北岸寻找。在树
林里、村庄中找了一个多小时，连搜带喊，最终没有找
到钱壮飞的踪影，无功而返。

为调查钱壮飞牺牲之事，敖国华多次寻访附近老
乡。1935年，钱壮飞曾途经贵州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
时任后山公社武装部长的胡登权说：1977年 8月 1日
乌江水电站建设，烈士牺牲地处在淹没区水位线以下。
后山公社兽医站李正明为捡遗骨人，他说尸骨头部在
上，双脚分开，朝乌江上游方向，左腿骨膝盖以下部分
残缺，基本能分辨此人牺牲时的情形。中午，将烈士遗
骸抬回后山仓库，并举行了追悼大会。下午，随即将烈
士安葬在张家垭口，并立碑纪念，石碑上书写“红军烈
士之墓”，中共金沙县革委会，1977年 8月 1日立。当
时只知道是一位红军烈士，并不知这位烈士就是钱壮
飞。所以，石碑上只写红军烈士。敖国华经过反复考证
认为：“在第二次南渡乌江时，生病掉队的钱壮飞来到
乌江北岸堰田岩，又饿又病的他，穿着一身青色军装，
背着一个黄布包和小皮包，手里还拿着一包东西，腰上
别着一支小手枪，并牵着一匹白骡马。在路上，钱壮飞
遇到游手好闲的聂丛山，他上前去问路，聂看他随身带
着东西，便答应带路。当走到梯子岩渡口附近的堰田岩
时，看中白骡马的聂突起杀机，从 30多米高的悬崖将
钱壮飞推下，至半岩他被杂树绊住，聂又从小路绕下来，
用石头将钱壮飞活活砸死，并抢走他的手枪、白骡马及
随身物什。”敖国华认为钱壮飞死于地痞之手。

2000年 11月，多位专家在走访调查论证后，最终
确认墓中的红军战士即为钱壮飞烈士。2003年后，国
家安全部和地方政府拨款重修钱壮飞烈士墓，设钱壮
飞烈士事迹陈列室，修建一条长 15公里的“壮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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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夏天，我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说起童年暑假里的那些
事儿。童年的家乡，家乡的童年，已成了我的缱绻。
暑假正逢农忙季节，小学生放假，正好顶上家务这

班。范成大说得形象而概括。“村中儿女各当家。”母亲
一人种几亩田，十分忙碌，正盼我和哥哥放假，担当起
一日三餐，带领弟妹，兼管蔬菜和鸡鸭等等家务。
从前的小镇是全方位为农村服务的，从商品种类

到服务方式，都适应农耕季节的特点。端
午之后日渐长，农耕渐忙。为适应日出而
作，小镇也日出而市。以后随天渐热开市
越来越早，尤其是肉庄。那时没有冷藏设
备，为保鲜肉庄采取两个措施：一、减少供
应，平时一天宰一头猪的现减少一半，两家
合宰一头；二、提早开店，趁天未亮抢先卖
完，以免损失。肉庄提早，其他的也跟着提
早，如豆腐店、羊肉摊、茶馆、杂货店等等。

那时农村普遍贫穷，平时是不买鱼
肉的，以自家种的蔬菜为主，荤菜主要是

鸡蛋。即使像我们家有父亲工资收入的，也不会随便去
买肉。要买肉，不外几种情况：请短工，请裁缝，趁夏天
日长出活，将冬天的棉衣做好，这往往要十来天；已故
近祖的忌日，农村叫“周年”。祖父姑妈等要回家叩头礼
拜；再是“七月半”这个大时节，往往有两三桌人来吃
饭。以上这些都是事先约定日期的，到时鲜肉这当家菜
志在必得，也就是必须在天亮前到镇到店等候。屠宰师
傅一肩扛着半只猪到店堂，抢先报上要什么肉，多少
斤。最好的短肋，有肥有瘦，出料，但这肉不多，必须早
早口头定下。鲜肉买到了，心就定了，慢慢地买其他物
品，如烧酒、酱油、榨菜之类。
母亲临睡前桌上放好篮子，里边放一两个买酱油

的空瓶，一小卷钞票，叮嘱买什么买多少。半夜过一点
就来说辰光差不多了。我和哥哥本惊觉着，一听到母亲
叫早，就一骨碌起身，揉着惺松的倦眼，抄起篮子就往
外，一出场角，就是大片庄稼，那颗特亮的天亮星斜挂
在东天，晓风吹拂，倦意顿消。我和哥哥加紧脚步。到镇
上足足有三里多路，必须在黎明进街。最早和哥哥去买
肉我才十岁，哥哥十四岁，以后稍长，就单飞了。一个人
摸黑上镇，最怕的是停放在田里的用稻草包裹的棺材，
有的就近在路边，慌忙走过，毛骨悚然。我真佩服比我
大一岁的堂姐，她也经常一个人上镇。一个暑假一早上镇
至少七八次，至今我不明白为何母亲叫早从不脱卯。记得
有两次出去晚了一点，鲜肉没有买到，买了条咸鱼，另一
次买了一块很贵的咸肉。这样的买肉前后约十多年，直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高级社，有下伸商店，鲜肉也
送到农村，摸黑买肉才成
了历史，母亲再也别操心
叫早了。

现在即便在农村，谁
家没有冰箱，不速之客登
门炒三五个菜不在话下；
再说村村通公路，电瓶车
上镇，买几个菜回来还是
热的。我把我的经历讲给
孙子们听，他们以为今古
奇观里的故事。这个变化
主要在近三十年。当他们
惊异于我们那样艰苦落后
的时候，正应该赞叹于现
代发展的神速与伟大，这
变化确是今古奇观了。

郑辛遥

牵手需要双方， 分手只需一方。


